
第32卷 第 5期 

2025 年 9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32 No.5

S e p . 2 0 2 5 

 

     
 

体育赛事观赏过程中群体身份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来自眼动和 fNIRS 的联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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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在校大学生 23 人，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运用眼动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

(fNIRS)技术，同步考察大学生在观赏体育赛事过程中对不同运动员群体身份(内群体：中国 vs 外

国；外群体：外国 vs 外国)的认知加工特征。结果表明：(1)观赏内群体体育赛事后国家认同评分

显著提升，且显著高于外群体体育赛事观赏。(2)内群体体育赛事观赏时，瞳孔直径、眼跳幅度显

著高于外群体。(3)内群体体育赛事观赏时，额极区_体感联合区功能连接强度显著高于外群体，

脑区协同活动与视觉注意投入呈正相关。研究揭示体育赛事通过群体身份调节注意分配、促进国

家认同提升，为爱国教育提供神经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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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group identity on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during 
watching sports events: Combined evidence from eye tracking and f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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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2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simultaneously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thletes' identity (in-group: China vs. foreign and out-group: foreign vs. foreign) during 
watching sports events by using a one-way withi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eye tracking and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watching the inner group events, 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utside 
group sports events. (2) When watching sports events in the inner group, the pupil diameter and saccade amplitud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uter group. (3) During watching sports events in the inner group,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tensity of the frontal pole area-somatosensory joint are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utside group, and the coordinated activity of brain reg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isual attention 
investment.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that sports events could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rough group identity to regulate attention distribution, which provides evidence in neurosciences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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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国家、社会的凝合剂，国家认同作为重要

的国民意识关乎着国家建设和社会稳定[1]。青年群体的

国家认同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而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

主力军[2]。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

突导致一些大学生产生归属迷茫和认同危机，故需通

过教育、引导等多种措施不断强化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爱国体验。推动大学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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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爱国教育要重视方式方法和理论创新，提升理

论自觉，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逐渐克服经验依赖，

以更好地提升效能[3]。因此，通过科学手段阐述国家认

同的理论基础，通过定量分析探究爱国教育入脑入心

的理论依据，改变经验主义的依赖，是新时代认知神

经科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

文化系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的认同[4]。国内外

学者针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借助不同研究方法，如国外

学者运用文本分析法，总结德国人国家认同的归因[5]。

国内学者通过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

国家的认同差异[6]。也有学者通过设定具体的情景探测

个体的国家认同，如“当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

取得奖牌国歌奏起时，你是否自豪？”[6]。这些研究表

明，特定环境或场景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体

育比赛是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在国际

赛场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为国争光的行为能够激发

观众的心理认同，表现为对族群集体的归属感、文化

自豪感以及对政治身份的忠诚[4]，在处理“自我”的情

感体验与“国家”的互动实践中形成高度耦合。体育

赛事观赏作为“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心理认

同纽带[7]，可以带动大众民族自豪与认同感，从而促进

其国家认同。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群体身份会产生

不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8]。通过群体身份认同所产生的

情绪来理解和改善群际关系，即个体会依据群体归属

感，一般常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内群体具有相似价

值观、信仰、行为规范和情感意义，会形成对群体的

情感依赖和社会认同[9]。反之，外群体是指可能具有与

内群体不同的特征、价值观或行为方式，没有强烈归

属感或认同感的群体。本研究以巴黎奥运会比赛直播

观赏为媒介，更好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变量为比赛

中运动员群体属性——内群体(国内 vs 国外)和外群体

(国外 vs 国外)，旨在考察在不同观赛情境下被试对内

外群体属性认同的认知加工差异及对国家认同感改善

的行为效益。了解大学生在观看不同群体身份比赛过

程中的情感变化，进而探究这些关注点是如何与他们

的国家认同相关联的。 

刺激—机体—反应理论阐释各种内外刺激因素对

个体认知或情感反应的作用以及对行为倾向和心理改

变的影响[10]。通过观赏体育赛事激发个体“爱”“恨”

“亲”“疏”“哀”和“乐”等情感体验[11]，这些情感

体验是否能够改善国家认同感，以及大脑又会产生什

么样的认知加工特征？爱国情感教育如何入脑入心？

一直是学者们力求通过定量研究进行深入探究的科学

问题。众多研究认为，fNIRS 能够揭示不同情感状态

下的脑功能活动模式。大脑的额叶和顶叶区域都参与

心理认同的加工过程[12]，作为执行控制和情绪调节的核

心脑区，紧密参与视觉信息加工中的心理认同过程[13]。

一项实验随机选取两支棒球队的球迷观看比赛，结果

表明，不同群体成员受到认同的影响会激活不同脑区[14]。

在观看情感视频片段的研究发现，与消极情感变化相

比，积极情感变化伴随着右侧前额叶较高的激活水平[15]，

当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更强的心理认同时，其左

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会显著增加[16]。同时，

大脑的认知加工首先取决于视觉信息，眼睛是心灵的

窗口，通过视觉注意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心理

变化的过程。一项荟萃分析在认同过程中可能会对内

群体和外群体使用不同的注意力策略[17]。当个体面对

不同情感面孔时，眼动模式的变化反映了在心理认同

过程中其注意力的分配，这种变化与认同程度和敏感

度紧密相关[18]。在社交互动中，眼动交互可能表明双

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和认同[19]。从视觉信息

加工行为特征的角度，能够有效识别个体情感的变化。

前人研究大多从视觉信息加工的注意偏好或脑区激活

情况探究个体的情感变化，鲜有研究同时探究个体在

观赛过程中的注意偏向和大脑激活特征。由于个体的

情感变化不仅体现在注意偏向和大脑区域的激活上，

还涉及到更广泛的神经网络交互[20]。因此，为了弥补

前人不足，本研究从眼脑交互的神经科学视角，联合

使用眼动与 fNIRS 技术，旨在同步记录并深入分析大

学生在观看不同群体身份体育比赛直播过程中眼球运

动与大脑活动的动态变化，进而揭示爱国主义教育入

脑入心教育的理论创新依据。研究假设：内群体赛事

(中国 vs 外国)相较于外群体赛事(外国 vs 外国)观赏会

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群体身份会通过调节

视觉注意资源分配和诱发相关功能脑区激活变化影响

国家认同感的提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采用 G*Power 3.1 计算本实验所需要的样本量[21]。

基于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为获得中等偏大的效应量，

将统计效力设置为 0.8，预期达到的α值设置为 0.05，

统计效力 1-β设置为 0.95，计算得出所需被试最少为

23 人。本实验为控制性别差异的潜在影响，以公开招

募的方式选取某师范大学大一和大二非体育专业学

生，共招募 34 名被试(19 男、15 女)。由于部分被试未

能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实验室进行后续实验或近红外成

像设备出现故障(信号质量不佳)，无法获取有效数据，

共有 11 名实验对象被排除。最终确定实验对象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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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3 男、10 女)，平均年龄为(21.35±2.54)岁。所有

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双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散

光、色盲、色弱、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史等，实验前均

有主试介绍实验程序和告知被试注意事项。所有被试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得到某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 

1.2  实验材料 

选取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直播视频，

内群体视频材料采用中国队员 vs 外国队员的比赛直

播视频，外群体视频材料采用外国队员 vs 外国队员的

比赛直播视频。为避免群体身份效应与视频内容效应

混淆，本研究选取比赛激烈程度相似的半决赛视频片

段，通过问卷验证球员知名度的一致性，控制视频时

长在 3 min 以内，并采用平衡设计与预实验优化材料，

随机分配视频顺序以减少顺序效应。 

1.3  测量问卷 

采 用 赵彤 彤 [22] 翻 译 修订 的“ 国 家认 同量 表 ”

(Measure of NationaI ldentity，MNI)中文版对国家认同感

进行测量。“国家认同量表”中文版采用 6 点计分：0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如“我为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对中国有强烈的归

属感”，大学生根据每个题目符合自身情况的程度进行

6 级评分，内容包括爱国情感和爱国体验 2 个项目。

在本研究中“国家认同感”量表 Cronbach's α=0.873，

“爱国情感”分量表 Cronbach's α=0.820，“爱国体验”

分量表 Cronbach's α=0.845。对“爱国情感”和“爱

国体验”构成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总 体 拟 合 情 况 ： 2 /df=3.672 ， SRMR=0.038 ，

RMESEA=0.073，CFI=0.955，TLI=0.943，上述指标表

明模型与数据拟合情况良好。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介于 0.432~0.687 之间，且相关系数的 95%置信区间

均不包含 1，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1.4  实验流程 

被试在温控适宜、光线柔和的实验室中完成实验。

实验前，被试需要填写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信息，

详细向被试解释实验的目的、重要性、具体流程和操

作方法。随后，被试完成国家认同量表并佩戴便携式

设备，进行静息状态测试。在此过程中要求被试尽量

保持固定的坐姿，闭上眼睛、自然呼吸，处于清醒状

态，不主动进行思考活动，持续时间约为 5 min，以消

除实验前其他活动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反应。在刺激呈现

之前进行 9 点校准程序，被试眼睛距离屏幕 60 cm。实

验开始后，以“滴”声提示被试开始，每次实验由 3

个 block 组成，每个 block 时长 3 min，不同运动员群

体身份比赛类型随机匹配，同时记录被试的眼动和

fNIRS 数据。数据采集过程中，为避免被试在实验过

程中因头部晃动而导致采样率过低，使用固定头托固

定被试的头部。整个实验过程约 25~30 min，实验顺序

采用 ABBA 的方式，一半被试先观看内群体视频，另

一半被试先观看外群体视频，以便排除被试对各任务

的练习和疲劳效应。在实验结束时，再次要求被试完

成国家认同量表，以探究奥运赛事观赏对个体国家认

同的影响。被试需两次到达实验室，分别进行内群体

和外群体的试验，时间间隔≥24 h，不同群体测试顺

序随机进行(见图 1)。 

 

 
图 1  实验流程 

 

1.5  测量指标与设备同步记录方法 

采用连续波岛津 LABNIRS 系统(岛津公司，日本

京都)采集被试静息态和任务态期间局部脑区的血氧

动力学信号[23]。该系统是通过 780 nm、805 nm、830 nm

三种波长(采样频率为 13.3 Hz)的近红外光收集大脑活

动过程中的光学数据。在通道布局方面由 8 个发射光

极和 8 个接收光极，共同构成 20 个测量通道[24](见图 2)。

使用 3D 定位仪确定探头位置，通过概率配准方法把

每个 fNIRS 通道位置与 MNI 空间坐标进行配准，获得

与分区之间的对应关系[25]。覆盖脑区主要包括：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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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极区(L-FPA)，对应通道：2、3、6、7。右侧额极区

(RFPA)，对应通道：1、2、4、5。左侧眶额区(L-OFC)，

对应通道：8、9。右侧眶额区(R-OFC)，对应通道：9、

10。左侧体感联合皮层(L-SAC)，对应通道：16、19、

20。右侧体感联合皮层(R-SAC)，对应通道：15、18、

19。左侧初级运动皮层(L-M1)，对应通道：12、13、

17。右侧初级运动皮层(R-M1)，对应通道：11、12、

14。采用桌面式眼动仪 aSee pro(7Invensun，中国)，该

设备固定于 22 英寸、1 920×1 080 分辨率的计算机显

示器底部，以瞳孔-角膜反射模式记录被试眼动数据。

其采集频率介于 120~240 Hz 之间，拥有 110°的宽广

视场角，精度为 0.5°，红外光波长为 850 nm。 

通过局域网同步 fNIRS 与眼动仪：电脑 A 展示刺

激并收集眼动数据，电脑 B 收集 fNIRS 数据。一旦刺

激呈现或被试响应，A 电脑发送同步信号，确保 fNIRS

与眼动仪同步记录，并生成精确时间标签。离线分析

时，依据注视起止时间分段 fNIRS 数据。 

 

   
图 2  fNIRS 通道布局 

 

1.6  数据统计与分析 

研究对每个眼动数据和 fNIRS 进行同步剪裁，选

择比赛开始前 30 s 和比赛开始后 600 s 之间的数据段作

为分析对象。在数据处理中，将-30~0 s 作为基线，在

后续分析中对数据进行了基线校正。使用 aSee Studio

软件分析眼动数据，以整个视频画面作为感兴趣区进

行后续分析。在本研究中，选眼跳幅度与瞳孔直径为

眼动指标，针对眨眼导致的瞳孔直径数据缺失及异常，

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并修正数据。 

使用 MATLAB 中的 HOMER2 工具箱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具体包括：(1)对信号进行预处理，剔除光强

数据异常(超过 3 个标准差会被剔除)的通道，确保数

据的可靠性。随后，将剩余通道的原始光强数据转换

为光密度数据。(2)由于运动等因素产生的伪迹，采用

样条插值方法对光密度信号进行平滑处理，以减少这

些非生理因素的干扰；使用 0.01~0.10 Hz 的带通滤波

器，以避免高频噪声(如电子设备噪声)和低频生理干

扰(如心跳、呼吸等)造成的信号干扰。(3)依据修正的

Beer-Lambert 定律将各通道光密度数据的相对变化值

转化成血红蛋白浓度的相对变化值。鉴于氧合血红蛋

白(HbO)与脱氧血红蛋白(HbR)相比，氧合血红蛋白

(HbO)对脑血流变化的敏感性更高，故后续分析仅基于

氧合血红蛋白的数据。 

在功能连接分析中，采用小波相干分析作为衡量

两个信号之间相关性的指标，以求出通道间时间序列

HbO 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强弱。使用希尔伯特变换的复

杂信号分析概念来计算 HbO 和 HbR 数据的瞬时幅度，

以量化与大脑自动调节相关的频段的瞬时血氧饱和

度。每个信号的瞬时振幅是根据分析信号延续法计算。

然后，根据氧合血红蛋白(HbO)与脱氧血红蛋白(HbR)

的瞬时变化幅度之比计算瞬时氧饱和度。小波相干分

析提供两个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中的相关性，相位相干

系数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当两个信号不相关时，相位

相干系数趋近于 0。相关性值越高，表示给定两个通道

之间的时间相关性越强，值为 1 表示相关性最高[26]。 

利用 SPSS 26.0 对测量的行为学、眼动和 fNIRS

数据进行 Shapiro-Wilk 检验，P＞0.05 表示数据服从正

态分布。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被试在观赏不同

群体身份比赛前、后行为学之间的差异，通过配对样

本 t 检验分析被试在观赏不同群体身份比赛过程中眼

动和 fNIRS 功能连接之间的差异，对被试在观赏不同

群体身份比赛过程中的眼动指标和 fNIRS 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涉及多重比较时，使用 FDR 校正

所有的 P 值，校正后 P<0.05 为显著，否则为不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行为结果 

所有计量指标符合正态分布且总体方差检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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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后续分析对被试观赏比赛前后的国家认同

问卷评分结果进行 2(群体身份：内群体、外群体)×2

时间(观赛前、观赛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

表 1)，被试对国家认同问卷爱国情感和爱国体验评分

时间主效应、组别主效应、组别和时间的交互效应均

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被试观赏比赛前后国家认同问卷评分比较( x ±s) 
内群体 外群体 F值 

量表维度 
观看前 观看后 观看前 观看后 时间主效应 组别主效应 交互效应

爱国情感 30.30±1.40 34.70±5.10 29.91±1.50 30.13±1.25 17.9912) 15.5592) 14.7561)

爱国体验 30.48±1.62 34.30±4.51 30.48±1.44 30.71±1.35 16.7242) 10.2491) 12.1581)
        

1)P＜0.05，2)P＜0.001。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在观赏内群

体比赛和外群体比赛前，爱国情感和爱国体验评分均

无显著性差异(P＞0.05)。被试在观赏内群体比赛后，

爱国情感(F=17.417，P=0.001，η2=0.284)和爱国体验

(F=12.840，P=0.001，η2=0.226)评分显著高于观赏外

群体比赛后的评分；被试在观赏内群体比赛后，爱国

情 感 (F=32.667 ， P=0.001 ， η 2=0.426) 和 爱 国 体 验

(F=28.701，P=0.001，η2=0.395)评分均显著高于观赏

比赛前。被试在观赏外群体比赛后，爱国情感和爱国

体验评分与观赏比赛前无显著差异(P＞0.05)。 

2.2  眼动结果 

瞳孔直径变化反映大脑唤醒水平，能够反映认知加

工的心理投入程度；眼跳幅度是能够有效反映其观赏信

息的注意分配和信息筛选范围的有效指标(见图 3)。

 

 

1)P＜0.05 

图 3 被试在观赏不同群体身份比赛眼动结果差异 

 

瞳孔直径结果显示：被试观赏内群体比赛的瞳

孔直径(3.65±0.23) mm 显著高于观赏外群体比赛

(3.44±0.30) mm，t(40)=2.576，P=0.017，Cohen's d=0.79。

眼跳幅度结果显示：被试观赏内群体比赛的眼跳幅度

(5.80±0.57)°显著高于观赏外群体比赛(5.26±0.41)°，

t(40)=3.195，P=0.004，Cohen's d=1.08。 

2.3  功能连接结果 

功能连接相干值结果显示(见图 4)：FDR 校正后发

现被试在观赏内群体比赛时，CH7_CH12(0.64±0.31)

显著高于观赏外群体比赛(0.36±0.19)，[t=3.362，

P=0.003(after FDR，P<0.05)]；CH7_CH17(0.63±0.35)

显著高于观赏外群体比赛(0.36±0.25)，[t=3.038，

P=0.006(after FDR，P<0.05)]和 CH7_CH17(0.66±0.32)

显著高于观赏外群体比赛(0.33±0.15)，[t=4.263，

P=0.001(after FDR，P<0.05)]，通道集中在左侧额极区

和体感联合皮层。 

2.4  眼动与功能连接相干值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探究眼动模式与大脑网络的关系。由于被

试在观赏不同群体身份比赛时，诱导的功能连接差异

仅在 CH7_CH12、CH7_CH17 和 CH12_CH17 明显，因

此所有后续都集中在这 3 个功能连接相干值分析。通

道功能连接相干值与眼动结果之间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 果显 示 (见图 5)：被 试在 观赏 内群体 比赛 时，

CH7_CH17 功能连接相干值与瞳孔直径呈显著正相关

(r=0.484，P=0.02)，其余功能连接相关值和瞳孔直径均

无显著相关；被试在观赏外群体比赛时，各指标之间

均无显著相关(P＞0.05)。眼跳幅度结果显示：被试在

观赏内群体和外群体比赛时，功能连接相干值与眼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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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均无显著相关(P＞0.05)。

 

 
1)P＜0.05 

图 4  被试在观赏不同群体身份比赛功能连接一致性差异 

 

 

 

图 5  CH7_CH17 功能连接相干值与瞳孔直径线性拟合情况 

 

3  讨论 
3.1  体育赛事观赏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的影响 

以巴黎奥运直播赛事为例，考察体育赛事观赏过

程中不同群体身份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结果显

示，大学生在内群体比赛观看后的爱国情感和爱国体

验的国家认同评分显著高于观看前并显著高于外群

体，在外群体观看前后无显著差异。结果说明，体育

赛事观赏可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群体身份对

国家认同起到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对奥运

会上运动员夺冠场面的认同感强烈[27]，这种共同的喜

悦和自豪感源于共享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利益。

在奥运赛场上内群体运动员代表着国家荣誉，与荣誉

感和竞技目标紧密相连，大学生在观赛过程中会产生

深刻的国家认同，形成强烈的价值观和归属感[28]。当

群体身份被明确划分并得到个体认同时，强烈的群体

认同感往往会促使个体对内群体产生偏好，甚至对外

群体产生偏见[29]，表现为对同种族成员更强烈的情感

反应，而对异种族个体认同感较弱[30]。此外，民族身份

影响大学生对媒体角色的国家认同，对内群体角色的

认同显著高于外群体角色且表现出更强的关联性[3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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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体育比赛时，大学生所支持的运动员取得优异成

绩时会产生由衷的自豪和喜悦，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

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国家认同[32]。Pan 等[33]研究发现，

种族身份相同的运动员与大学生之间会产生更高的国

家认同。而个体对社会或文化外群体成员的心理认同

反应通常较低，甚至缺乏共情[34]。在体育赛事观看过

程中，大学生所接收到的信息不断积累并整合到他们

的政治、身份、文化认同结构中。他们往往将自己与

国家队运动员归为同一群体，运动员的胜利和荣誉成

为大学生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这种认同感不仅增强大

学生的观赛体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进而影响到

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态度倾向[35]。研究结果也为大学生爱

国情感等国家认同教育提供更丰富的载体和路径。 

3.2  奥运观赛过程中的眼脑认知加工特征 

研究发现，大学生在观看内群体比赛时瞳孔直径

显著高于外群体，眼跳幅度也更大，这与以往研究一

致[36]。当个体在社交互动中感兴趣或情感共鸣时，瞳

孔直径会增大[37]。同时，个体在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

会通过较大的眼跳幅度跨越更远的距离以获取更多信

息[38]。有学者从认知角度指出，个体可以通过观看对

方的表情、语音或身体动作等线索，从而影响自身的

情绪状态，使之向国家认同的方向靠近[39]。大学生在

观看比赛时，会基于地域、文化、情感联系、共同身

份和目标等因素对群体进行分类，并将自己归入某个

特定群体，展现出对该群体的强烈归属感。这种归属

感驱动他们对内群体成就抱有更高期望和更深关注，

渴望看到自己国家取得胜利，以肯定自身作为群体一

员的身份价值。因此，在处理内群体视觉信息加工时

会分配更多资源、付出更多心理努力，导致瞳孔直径

和眼跳幅度较大。其次，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人们在

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倾向于将自己与内群体成员进行比

较，以确认和强化自我认同。然而，在外群体观赛中

这种内在的动力减弱，大学生对于外群体所代表国家

的文化、历史、政治背景等深层次信息的探索欲望相

对较低，对这些信息和线索的认知也就相应减少。因

此，瞳孔直径和眼跳幅度的变化相对较小。 

在观看体育赛事的过程中观众会经历各种情感波

动，情感作为人的基本认知功能，是由外界刺激引发人

的生理及心理变化，从而表现出的一种脑认知状态[40]。

研究以脑功能连接为测量指标，发现大学生在观看内

群体条件下左侧额极区和体感联合皮层的功能连接强

度显著高于外群体。额极区作为自我认知、社会认知

和情绪调节等功能的高级中枢，主要负责整合自己和他

人的情感信息，以形成对群体的心理认同，并且与个体

回忆和评估某一对象或情境相关的情感经历有关[41]。体

感联合皮层通过整合来自身体的感觉信息，增强个体

对他人情感状态的感知和共鸣[42]。在心理认同过程中，

个体首先依赖于对外部情感信号的感知，通过感觉器

官接收并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递至体感联合皮层，体感

联合皮层通过身体状态反馈促进情感调节与深入理

解。因此，当个体感知到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触发与

之相关联的个人经验记忆，从而在内心形成相应的表

征并产生相似的情感反应[43]。根据具身模拟理论，个

体在观察他人行为时会在自身内部产生一种自动化且

无意识的模拟过程，这种“观察-执行匹配机制”通

过激活身体的感觉和运动系统，使个体能够像亲身经

历一样，深层次地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和情感[44]。

Molenberghs 等研究发现，当参与者表示他们属于某个

群体(内群体)时额极区的激活水平会增加，这种增加

的激活水平与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水平相关[45]。因此，

本研究认为当观众在观赏内群体比赛时，会通过已存

储的经验与知识表征为输入的信息赋予情感意义，在

大脑左侧额极区与体感联合皮层表现出高度的耦合

性，认知与情感处理过程结合更加紧密，产生更为深

刻的情感体验和认同[46]。 

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在观看内群体比赛过程中瞳

孔直径和额极区与体感联合区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前

人研究一致，群体属性可以调节个体注意以影响瞳孔

大小的改变[47]。个体对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强注意偏好，

并且内群体的效应与左侧额顶网络激活显著相关[48]。

Mauro 等[49]研究发现，瞳孔直径变化与特定大脑网络的

活动密切相关，不仅与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认知

加工相关，还可能涉及内部思维、自我反思以及情感

体验等心理活动。本研究认为，在内群体观赛过程中，

情绪唤醒和注意力需求的增加激活相关神经机制。具

体而言，当观众看到内群体运动员身着代表国家的队服

在赛场上拼搏时，会将其与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相联

系，从而激活大脑中与自我认同和社会情感相关的神

经回路。这种情绪与认知的激活进一步触发自上而下

的注意力调控通路，高级联合皮层发出信号，促使额

极区与体感联合区的神经元活动增强。额极区和体感

联合区作为认知控制和感觉整合的关键区域，其功能

连接的增强使得这两个区域在处理内群体比赛信息时

能够更高效地协同工作[50]。这种增强的功能连接有助

于个体将运动员身份的认知与比赛情境的感知相结

合，形成完整而深刻的比赛体验[51]。综上所述，运动员

的身份特征和比赛情境通过激活大脑中与认知、情感相

关的神经网络，促使额极区与体感联合区之间的功能连

接增强，同时伴随着瞳孔直径的扩大，反映大脑在面对

内群体比赛时复杂的神经调节和信息整合过程。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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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揭示体育赛事观赏与国家认同提升的效益关系，

为爱国教育入脑入心的理论创新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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